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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河北文坛的&ldquo;三驾马车&rdquo;之一关仁山长篇巨著，是作者又一部以雪莲湾为背景长
篇典范作品。
作品围绕有上百年剪纸传统的麦氏家族和远近闻名的造船世家黄氏家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
作品的写作真实入微地反映农村生活，以文学作品记录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并能引发人们对
当代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关仁山以冷峻客观的笔触描写现实生活，努力关注当下生活，大胆直面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表
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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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关仁山，当代著名作家。
1963年出生于河北唐山丰南县，满族。
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与何申、谈歌被文坛并称为河北&ldquo;三驾马
车&rdquo;。
 1984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麦河》《天高地厚》《白纸门》《风暴潮》《福镇》等，长篇
报告文学《感天动地&mdash;&mdash;从唐山到汶川》《执政基石》等，中篇小说《大雪无乡》《九月
还乡》《落魂天》《红旱船》等，短篇小说《苦雪》《醉鼓》等，达九百余万字。
 曾获中宣部&ldquo;五个一工程&rdquo;奖、鲁迅文学奖、中国图书奖、庄重文文学奖等。
作品多次被搬上荧屏及被翻译到海外。
 《天高地厚》荣获第十四届中国图书奖，第九届庄重文文学奖、第八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及2003年度文艺类十大畅销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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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红海藻　　这年月谁不迷信谁头疼。
疙瘩爷刚刚让算命先生&ldquo;十三咳&rdquo;算了一个凶卦，回头就应验了。
　　春末夏初，雪莲湾的潮水活活地涌，一片滩地黑黑地瘦。
远处的海藻红红的铺一层绒布。
疙瘩爷从泥屋探出头来的时候，漫滩皆是打鼻子的鲜气。
　　&ldquo;你狗日的，你过来呀！
&rdquo;疙瘩爷朝不远处捞海藻的大鱼喊。
大鱼望了疙瘩爷一眼，咧咧嘴巴没动。
一只鹞鹰无端旋起，拍打着亮翅在疙瘩爷头顶旋了一阵子，稳稳立在老人肩头上，十分傲气地叫了一
声。
　　疙瘩爷长得老相，他整日灌满老酒的肚子就凸了起来。
蛤蟆腮穸开来，活活有股威势。
黑黑的阔脸膛儿上沟沟壑壑的老皱，如刻了粗糙的海螺纹，恰浓缩了满世界的曲折和辛酸。
在雪莲湾他算是一个不幸的人，尽管这把年纪了还有老娘的宠爱，可是，妻子病死了，儿子儿媳也都
相继离他而去，撇下两个孙女麦兰子和麦翎子。
村里有个叫春花的女人爱他，可是，不知什么原因，两人就是走不到一起，近来春花也渐渐疏远他了
。
他蹶罡达蹶罡达走出门来，一手托弄着鹞鹰，又朝大鱼喊了一句：&ldquo;小狗日的，爷爷带你去海里
捞藻。
&rdquo;老人的嗓音跟海一样宏阔。
　　越往东瞅，天光愈烈，日光红得越不是本色儿。
氤氲里，疙瘩爷瞧见大鱼在浅泓里捞海藻，光光的脑袋在红晕里闪着一片青光。
红海藻被大鱼拖拽出的声音如无数只老鼠在暗处磨牙。
海藻堆很快就肥起肚子，远远看去像歪歪斜斜倒扣着的旧船。
渔人男女有趣的故事就扣在晒干的藻垛里面。
&ldquo;疙瘩爷，背酒罐儿，没窝的老蟹漫滩转！
&rdquo;大鱼一迭声地喊。
　　&ldquo;贼羔子，屁眼儿满溜的！
&rdquo;疙瘩爷骂着，对着大海嘎嘎野笑起来。
　　鹞鹰孤傲地鹤立着。
海藻垛慢慢在老人眼里掘出黑窟窿，心里悬吊吊的，脸相板紧了，陡然振作了守海人的威严，摇摇晃
晃奔孩子去了。
白发被海风吹得飘扬起来，肥大的裤管像两面大帆猎猎抖动。
他的腰扎一圈草绳，绳头在风里瑟瑟地颤抖。
老人在红藻垛旁站定，拿大掌搓了一绺海藻，点点滴滴瞧，挑出几丝红海藻，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儿。
他阴眉沉脸扭头朝大鱼吼：&ldquo;狗日的，你又犯忌啦！
&rdquo;大鱼发憷了，他觉得老人深骨窝像两口潭，说不上有多深。
　　大鱼用天真而恐惧的眼神望着疙瘩爷。
那是四年前的事了，那年冬天打海狗，疙瘩爷险些在大鱼的枪口下丧命，疙瘩爷伤得不轻，身体里捡
出许多的枪砂，整整躺了半年。
疙瘩爷伤好后没记恨他，大鱼心里却歉歉的。
如今二十二岁的大鱼却有些惧怕疙瘩爷。
疙瘩爷的罪总算没白受，上边重视了，从此制止了大规模屠杀海狗。
继父把大鱼打发来捞海藻，晒干后再卖到饲料厂打碎喂牲口，还说挣足了钱给大鱼娶媳妇。
大鱼知道海藻不值钱的，很少有人捞，他时常碰到的就是守海的疙瘩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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疙瘩爷请他下棋，喝酒，有时也帮他捞一点海藻。
捞了一些，疙瘩爷还反反复复叮嘱大鱼，红海藻乃一介神物，红生生的海藻别捞，变灰的死藻方能捞
上来。
　　鹞鹰飞来了。
灰不溜秋的鹞鹰同疙瘩爷一样老迈，皮毛秃秃的嘴巴尖尖，贼亮的鹰眼依旧鲜灵。
鹞鹰陪着孤独的疙瘩爷守海已有些年头了。
人老了，眼不中用，鹰就是老人的眼线，老人腿脚发锈有巡不到的地方，鹞鹰替他去了。
日子久了，老人的每个手势和一声吆喝。
鹞鹰都能辨出来。
　　疙瘩爷见大鱼满不在乎，就哑哑地咳了一声，拿大掌狠狠拍在大鱼的天灵盖上，说：&ldquo;快将
红藻送海里，找灾呢！
&rdquo;大鱼的亮脑壳被拍得嗡嗡响，嘴巴一咧一咧。
以往他跟老人滑么吊嘴个没完，见他真的怒了，就伸着脖子叫着：&ldquo;俺没砍红藻，是它自个浮上
来的！
&rdquo;疙瘩爷裆里溜着风。
两腿打颤：&ldquo;狗日的，一宿就浮上这么多？
&rdquo;大鱼不怯场，只是声气细软下来：&ldquo;当然，龙王开恩，赏给俺的！
&rdquo;疙瘩爷喉咙呼噜呼噜响。
天还没暖和起来，他喘气就不那么顺畅。
他望一眼得意的大鱼，愈发觉得内心无法收理，自顾自冲着大海念叨：&ldquo;莫不是海坏啦？
&rdquo;老人从来没见过一夜坏死这么多红藻。
　　红藻丝还在浮浮浪浪往滩上拱。
他瞪大浊眼看海，努力把海看懂，看红藻沉浮。
看浪头变换流转。
老人的脸肃肃的，独自奔泊在那里的老船去了。
大鱼断不透老人的心思，愣了许久，又欣欣地捞藻了。
　　日光好起来，海胆似的日头照下来像流滩的蛋黄。
疙瘩爷瞅瞅天景儿，没啥不对劲儿的。
老船上响着舒筋展骨的梆梆声，他爱听这种声音。
老人摇着大肚蛤蟆船追着日头走，鹞鹰旋着小船飞。
船一动，疙瘩爷的情绪就好起来。
大橹碾出的呀呀声贴着水皮滚。
一群密密麻麻的白海鸟追来凑热闹，给大海添了不少颜色。
海鸟对疙瘩爷套近乎了，叽叽喳喳地落下来，稠得老人眼前没有空隙。
平时，老人就亲昵地对着海鸟打一阵口哨。
鹞鹰讨好地落在老人肩头上，欢欢实实地张望。
　　疙瘩爷将目光放开去，极有层次的海面上扑来层层叠叠的红藻，老船吃水就浅了。
海藻散发着烈烈的涩腥气，老人拿目光搜刮着海面。
　　疙瘩爷跟海打了一辈子交道，就是猜不透海。
猜不透就猜不透吧，海就像个女人，猜透了也就寡味了。
他觉得红藻里深深地藏着不少故事。
早些年，疙瘩爷是雪莲湾有名的滚冰王，同时还是有名的海眼。
海眼是了不起的行当，靠眼功吃饭，船长都得敬他三分。
船队行驶在洋面上，海眼就要端端正正地坐在舵楼子顶上，手搭凉棚，扫视着起起伏伏的浪花。
他能分辨出哪团浪花是浪头掀的哪团浪花是鱼群搅的。
而且他还能准确地说出带鱼群与大蟹群掀出浪花的不同颜色。
他一声吆喝，船老大就指挥船队摆开包围阵势，长长地甩出流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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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眼就可以悠闲地吸烟了。
老人带出好几个徒弟，竟然还有一位出色的女徒弟，她叫梭子花。
这些年，船上配了声呐探测仪，海眼的行当也就做到头了，梭子花在海边开了工厂，摇身一变当了大
厂长。
　　此刻，疙瘩爷的眼功又派上了用场，将无边无际的红藻固定在酸酸的眼眶里。
红海藻悠悠地浮上沉下，很像一张厚厚的水床，躺上去宽余地睡上一觉。
老人喜欢红海藻张牙舞爪尽情铺展的气势。
老人爱红藻是有依据的，别处闹海啸，独独生息在雪莲湾的红坨村没人尝过闹海啸的滋味。
海啸离他们太远了。
七奶奶常说，是海龙王派的红藻镇着呢。
谁伤损了红藻，大海就怒，村人就遭报应。
　　疙瘩爷想站起来，轻轻一带，一嘟噜红藻就浮上来，细瞅，颜色也紫黑紫黑的。
老人心里打个冷子陡地惊住。
死藻，怎么好好的就死了呢？
再拽又是一嘟噜。
老人后脊背便淌下一注汗来。
老人惴惴地扭头看海，海也一疙瘩一块地变了颜色，不时浮出翻白的梭鱼。
老人的脸木在半空，心沉下去就没个底儿，海眼所看到的是偌大的一轮青紫色的神神鬼鬼的怪圈。
海再也没有看头了。
耷拉眼皮子的海，病恹恹的哈欠连天。
海水映着他一张冷灰色的老脸，拿心拿血都暖不过来。
　　&ldquo;这鸟海。
&rdquo;疙瘩爷骂，&ldquo;对不住人哩！
&rdquo; 老人料想是闹赤潮了。
前些年闹赤潮的时候海水就一片一片坏掉，红藻蔫死了不少。
赤潮水毒，老人为把坏水搅散，浑身被海水蜇得惊惊颤颤的肿胀了，躺在泥屋里挺死了。
后来他想起家园和龙帆节，不能死，好生守海不就是巴望有一天回家园吗？
想起家园，他吃力地爬出泥屋，燃一蓬藻草火，将毒坏的皮肉烤得直响，就挺过来了。
眼下，疙瘩爷又想将怪圈里青紫的坏水驱走。
　　这会儿的日头不毒，但晒得他浑身软软的。
老人脱掉衣裳，仅剩一条大裤衩子和一蒜疙瘩对襟背心，慢慢坐下来，闭住眼，吸了一腔子烟。
隔了厚重的眼皮。
他依旧能感到大海深处由赤潮引起的各种生灵的厮杀。
他坐不住了。
拽起船上的酒瓶子吹喇叭似的灌一阵子，就麻溜地钻海里去了。
鹞鹰哇地叫一声，冲下来，低低地贴着翻水花的地方打转儿。
快入夏了，海水依旧凉扎扎的，凉气穿过他的皮肉渗进骨里去了，老人身上的汗毛张开来。
纵纵横横的海藻痒兮兮地搔他皮肉，推三阻四地缠磨他，使老人无法尽陕沉下去，可见红海藻成群结
队地向海面迁移呢。
老人知道闹赤潮时就坏表皮那片水，只有沉到海底才能知晓是不是闹赤潮。
他调动多年钻海的经验，大掌划拉着藻丝，狠命地摇动着两只大脚片子，斜楞着身子，箭鱼似的向海
底冲去。
 到底是浅海。
泥滩被甩在后边，不一会儿他就看见白色礁盘了。
他拿大掌隐隐刮拉着奇形怪状的礁盘，一点一点摸到礁盘之间缝子里的海藻根须。
就站起身子，大手冷不丁插进去，狠歹歹一抠，沤腥气涩涩地钻进鼻孔，鼻腔与肺部火辣辣发疼，太
阳穴突突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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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虚气短，一点力气没有了。
他将海藻衔嘴里，又钻了一处，抠一团，蹬腿，急燎燎往上浮，眼里惊乍乍地飞金星子。
　　疙瘩爷黑不溜秋的脑袋从水里钻出来，头顶的天便开阔了。
　　可是现在。
疙瘩爷看不见蓝天绿海了。
老人跪在船板上，将藻丝细细摊开，定定瞧，汗粒和着海水从他脸上跌落。
藻丝软黏了，海底水也坏了。
老人盯着藻丝看了许久，看出陌生来，看出恐瞑来，仰对苍天： &ldquo;海坏了。
&rdquo;在疙瘩爷眼里，天陡然变色了，天穹被红海藻映成一片血色。
风一激，海藻就荡开了，看起来幽幽长长，疲疲沓沓地传出细微的摩擦声。
　　漫漫泛泛的红藻带铺天盖地地朝岸上扑去，红兮兮的晃眼，像古战场上汩汩奔涌的血液。
　　疙瘩爷的心沉下去就没个底了，冲着大海骇然已极地尖叫了一声：&ldquo; 天杀的呀！
海坏啦！
&rdquo;就很伤感地落下泪来。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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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布老虎长篇小说之一。
作者关仁山是河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文学创作的代表性作家&ldquo;三套马车&rdquo;的成员之
一。
其作品以密切关注现实生活，写作以扎实稳健为特点。
本作品围绕有上百年剪纸传统的麦氏家族和远近闻名的造船世家黄氏家族进行了全方位的描写。
作品的写作真实入微地反映农村生活，以文学作品记录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命运起伏，并能引发人们对
当代农民问题的关注与思考。
关仁山以冷峻客观的笔触描写现实生活，努力关注当下生活，大胆直面社会问题，揭示社会矛盾，表
现出一种直面现实的现实主义精神与勇气。

Page 8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白纸门>>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9


